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鬚言 

 

吱！這本書的作者，我，是住在圖書館裡的老鼠。你也許會問，為什麼我會住

在圖書館裡呢？書又不能當作食物。但是，如果圖書館裡有餐廳，那麼，住在

圖書館就不奇怪了。 

 

吱吱，我要說的，就是發生在這樣一間「複合式」圖書館的故事。 

 

這棟圖書館有八層樓這麼高，也就是 1600 隻老鼠疊羅漢的高度。這裡四面全是

玻璃，白天陽光直曬，整間圖書館都亮亮的，還好平日有冷氣，我們才沒熱死。

一到晚上，每一面都打上一道光束，紅的、綠的、藍的還有黃的，看起來就像

聖誕節包裝精美的禮物。阿母每天閉上眼禱告：「感謝老天，感謝柳橙，花這麼

多錢，送我們這個『禮物』，讓我們可以在這裡好好生活。」「柳橙」是海港城

的市長，「禮物」就是她蓋的。 

 

住在這裡的老鼠都同意，這份「禮物」太適合我們了。有冷氣空調，不會太冷不

會太熱；有天花板、書架可以躲藏；還有餐廳，讓我們可以吃飽飽。 

 



很久以前，圖書館是沒有餐廳的，只有「禮物」才有！到底圖書館什麼時候開始

有餐廳呢？ 

 

我讀過一本《圖書館的故事》，作者是一個在圖書館工作的人類，好像叫做馬修

巴爾特斯，還是馬修斯巴特爾？吱！這個人類的名字實在太長、太難記了！像我，

排行十六，阿母就叫我十六，多好記，吱吱！ 

 

總之，那個叫馬修的介紹很多的圖書館，從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泥板圖書館、埃

及幾層樓高的亞歷山德拉圖書館，到現代波斯尼亞國家圖書館，但我都沒發現

圖書館有餐廳。可能是作者覺得不重要，也可能，我正活在最偉大的圖書館裡。

吱！每次吃到好吃的食物，我就會想，蓋圖書館的人一定跟我一樣愛吃！ 

 

也許你會問我，你又不曾到過別的圖書館，怎麼知道這間圖書館是最棒的？這

是我從導覽員那聽來的，他們說，這棟圖書館最大的特色是裡面種了八棵樹。

從六樓開始，中間是空的，那些樹就種在六樓，樹稍冒出頂樓。蓋圖書館的人

說，圖書館提供書，讓讀者可以吸收、成長，像大樹一樣。這個說法我同意，

只是，小樹每次來不及長成大樹就倒了。 

 

不過，我還是很喜歡這裡。八棵樹圍成一個圈，四周很平坦，沒下雨的時候，

人類會聚在那裡曬太陽、講手機。一到假日，有些人類小孩會跑來樹下看書。

他們皺著眉頭，邊看邊寫，用紅筆畫記號，書名多是「國文」、「數學」、「理

化」……，小孩有時乾脆把書丟一旁，在樹下睡覺。幾乎每個小孩都有，不知道

好不好看？ 

 

每棵樹的樹幹上都綁著一塊牌子，寫著「竹柏」兩個字。其實，我很同情這幾棵

樹，他們身上至少綁了三根鐵絲，牢牢固定在圈圈裡，好像做錯事被罰站。我

想，他們唯一做錯的，就是生錯地方！吱吱！ 

 

有一次，我躲在圍欄下聽導覽員介紹：「這就是我們圖書館最著名的『館中樹』，

大家想想，現在空氣品質那麼糟，這些竹柏可是號稱『天然空氣清淨機』，可以

改善空污，我們圖書館真是用心良苦啊！你們說是不是？」我好佩服這些導覽員，

幾棵樹都可以清淨空氣，真是了不起！「樹猶如此」，圖書館當然是最棒的！ 

 

對我們來說，這裡真是築巢的好地方。尤其館中樹下方，第五層到第六層之間

的天花板，有厚實的泥土，比水泥牆柔軟，最適合我們。每天，竹柏葉落下來，



鼠寶們會去撿一兩片，當成吐司、肉排、餅乾，玩起辦家家酒。 

 

我很喜歡圖書館的家。只是，住這裡也有風險，上次瘋颱，把小樹連根拔起，雨

水沿著泥土滲入我們的窩裡。我們背著還小的弟弟妹妹，逃到地勢高的地方，

躲避水災。好不容易，雨終於下完了，圖書館人把被吹得東倒西歪的樹帶走，

種上新的樹，填平泥土，蓋上草皮。還好，人類沒有發現我們，吱呼！ 

 

阿母的窩在最深的地方，用便當盒當底，咬碎的紙屑作床墊，真是舒服極了。

當我還是鼠寶的時候，就這樣窩在阿母旁邊，她的「內內」又濃又香。鼻子一嗅，

就能一口含住阿母的乳頭。吱！真是懷念的滋味！ 

 

等到毛長齊了，就必須搬去跟其他兄弟姊妹一起住。他們老是笑我是個「怪咖」，

因為我常撿人類的東西回來，比如一個八邊形的滴滴鐘，中間有個小框框，上

面會顯示不同數字，我最喜歡的數字是 16：16。我是在三樓櫃檯撿到它的，剛

帶回來時，本來好好的，突然滴滴大叫，嚇得大家全跑出來，害我被阿母狠狠

罵一頓。阿母叫我把它丟掉，可是我捨不得。 

 

我還有一顆透明的玻璃珠，裡頭有藍綠兩種顏色，對著光看，特別漂亮。每次

輪到我守洞穴入口的時候，我會帶著玻璃珠，想像如果遇到敵人，就一腳飛踢，

把珠珠射向他。 

 

吱！什麼敵人？ 

 

你一定不知道圖書館不只我們家族，還有另外兩大家族都住在這裡。更不要說

那些精明無比的蟑螂、眼觀四面的蜘蛛，最叫我們害怕的「大蛇」。吱吱！我的

毛全豎起來了！ 

 

我從來沒見過蛇，全是聽阿母說的。每次溜出去玩被阿母抓到，她就會恐嚇我們：

「小心被大蛇抓去當午餐！一口把你吞掉！」阿母還說，「外面」比大蛇可怕的

東西多得是，但再怎麼可怕，都比不上人類。我們對人類，真是又愛又恨，他們

殺我們一點都不手軟，但是，也是因為人類，我們才有東西吃。 

 

三大家族裡，最早來到「禮物」的是我們便當鼠。剛來時，這裡還是工地。 

 

吱！什麼是工地？你看，玻璃窗外面，全部都是工地。這裡、那裡，更遠一點，



都是工地。離「禮物」最近的，是圖書館二期計畫的工地，聽說要蓋十層樓高，

以後會有更多的餐廳。吱！我的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但現在還是工地。黃土、泥沙滿天飛，許多怪物在那來來去去。有的脖子長長

的、牙齒尖尖的，有的肚子裝著橄欖球，整天轉呀轉。每天早上，怪物們醒來，

圖書館的天花板就開始震動。嗒嗒嗒，是打地基的聲音；鏘鏘鏘，是蓋房子的

聲音。吱！吵得我吃不下，什麼事也做不了，但人類卻好像一點感覺也沒有，

整理書的繼續在書架前上架，看書的還是低著頭坐在書桌前。 

 

房子越蓋越高，怪物們的脖子就越伸越長，本來只有地下一樓，長到了三樓。

我從六樓玻璃窗看見，怪物伸出長長的脖子，一下往右，一下往左。吱！好可

怕！ 

 

工地那麼危險，阿母幹麻在「禮物」還是工地時就趕來築巢？當然是為了吃！這

裡常有便當廚餘可以撿。那些叫「工人」的，也不太管我們。我們靠著骨頭、肉

屑、飯粒、湯汁長大。哪裡有便當，第一個知道的一定是我們便當鼠。 

 

第二批搬到「禮物」的是從舊館跟著人類來的閃電鼠。為什麼叫閃電鼠呢？好久

好久以前，閃電鼠家族的長老，因為誤咬電線而觸電，奇蹟式的活下來，鬍鬚

卻變成閃電的形狀。還有，閃電鼠跑超快，就像閃電一樣！閃電鼠長老說，他

們是最古老的家族、最聰明的老鼠，記得最多鼠諺。他們家在三樓天花板，餐

廳上面，最靠近食物的地方。 

 

最晚到「禮物」的地下鼠不服氣，他們也想住在餐廳上面。但是，閃電鼠長老說，

他們最常動腦，需要最多食物。地下鼠本來就住在水溝，地下室夾板裡的管線，

可以通到水溝，最適合他們。閃電鼠長老還說，他一定會公平分配食物給大家，

要我們便當鼠站在他們這邊，一起維護「和平」。地下鼠長得特別高大，很能打

架，但數量不多，只好搬去夾板裡。 

 

我們覓食的第一堂課，不是學習找食物，而是學會分辨不同家族的氣味。閃電

鼠身上常帶著清潔劑的味道。他們愛洗澡，常趁晚上，在洗手槽打開水龍頭，

擠出洗碗精和洗手乳，洗泡泡浴。五妞說，她最喜歡的是保濕洗手乳，不但好

香，洗完皮膚特別柔嫩。而地下鼠的是臭水溝的味道，味道最重的，就是老大。

吱！我們愛吃便當，身上當然是便當味囉！ 

 



以前我們聞到其他家族的氣味，會盡量閃避，保持距離。我們相信閃電鼠長老

一定會公平分配食物，不過，後來食物越來越難找，搶食物的事件越來越

多…… 

 

 

1.最重要的事 

 

「吱啊叭，哩啊叭」（⿏越棒，吃越胖。） 

 

這是一句古老的鼠諺，不管是閃電鼠、地下鼠或我們便當鼠，都對這句話深信

不疑。 

 

隔牆發現食物是基本功，和人類相處久了，知道人類的習慣，甚至聽得懂人類

說的話，是更高的本領。從這些方面來說，我的阿母可說是鼠一鼠二。 

 

阿母派我「旁聽」一場會議。我穿過空調設備的管線，一路從餐廳後牆直達圖書

館八樓會議室的天花板上。 

 

會議室冷氣很強，要不是我們有溫暖的毛皮，一定會像那個穿短裙的女人，冷

得直發抖。會議桌的形狀長得像倒蓋的鍋子，桌子正中間有塊牌子，上面寫「主

持人」。主持人有一張長臉，留著山羊鬍，說話時喜歡用手摸鬍子。他是副館長，

「副」代表第二領導人。我們家族裡，只有一位領導者，就是阿母。經過幾次觀

察，我發現這個「副」館長不能決定什麼事，頂多是說些好聽話，或是一點都不

好笑的笑話。 

 

館長，才是「禮物」最大的人物。只是，從我睜開眼睛，已經看過兩個不同的館

長、三個副館長。他們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難道是去吃更大的便當嗎？我

問阿母，阿母回答，官字兩個口。果然是！ 

 

阿母不識字，她的回答大概是從人類那裡聽來的。等我認識這個字以後，才明

白阿母的意思。嘴巴就是權力，越能吃的官越大。我們也一樣，阿母是家族裡

最會吃的。等她吃飽飽，就會用圓滾滾的肚子生下鼠寶，再用甜甜的奶水餵飽

大家。她吃的最多，給的最多。那些「官」也和阿母一樣嗎？不過，外面的官對

我來說實在太遙遠，還是看看眼前這個副館長。 



 

平常囉哩叭嗦的他，今天倒是立刻進入重點。 

 

「請大家翻到業務分工表第一頁。便當是誰負責的？」副館長用難得嚴肅的語氣

說話，我豎起耳朵、揚起尾巴認真聽。 

 

「有三位同仁負責，主要聯繫的是推廣組的香香。」穿短裙直發抖的女人說話了，

她燙著一頭長捲髮，坐在秘書身邊。 

 

最後面一個長得挺壯的女人趕緊舉起手。吱！她就是香香吧。我記住她的體型，

和「香香」的味道，聞起來像混鹽巴的泡泡糖，甜鹹甜鹹。 

 

「嗯。」副館長停頓一下，摸摸鬍子，翻翻手上的資料，抬起頭問：「便當是訂

哪一家？有沒有確認便當要先給誰？」 

 

吱，給我，吱吱，給我給我。我忍不住叫出聲來。啪、啪，尾巴不自覺拍著天花

板。還好，沒人聽見我的聲音。 

 

「我的意思是，」副館長說：「要記得先給幾個重要的董事，不要傻傻先給館內

的長官啊。誰負責誰的便當最好都排出來，幾個雞腿、幾個排骨、幾個魚排、

幾個素食，還要多訂一點，以免現場不夠發。」 

 

「董事只有十六位，三位同仁應該現場應變就好。」短裙女人開口：「我想……」 

 

副館長丟下手中的筆，短裙女人閉上嘴，現場突然一片安靜。副館長嘆口氣接

著說：「桌上有很多會議資料，便當該怎麼擺很重要。妳都當組長了，這些小細

節還需要我提醒嗎？別忘了還有茶水！紅茶、咖啡、水果，能準備的就準備好，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是。」 

 

「明天就是九月一日，是我們圖書館法人化的第一天，也可以說是圖書館最重

要的日子。」副館長瞪了一眼旁邊打哈欠的領帶人，繼續說：「拜託各位同仁務

必面帶微笑，親切服務。好，接下來進行報告事項。」 

 



我看了一下牆上的時鐘，光是討論便當的發送，已經過了半個小時，這半個小

時夠我吃完整個便當了！吱，只要告訴我便當什麼時候到就好了啊！難怪領帶

人要打哈欠。 

 

 

2.盜領便當去 

 

偷走熱呼呼的便當，對我們來說當然非常危險。阿母平時教我們要往暗的地方

走，不偷不搶，只「撿」吃剩的東西。 

 

我對吃剩的食物沒有絲毫不敬，是它們把我從一隻鼠寶餵養長大。以前，我們

可以從餐廳裡找到發酸的美食，每天都能吃飽飽。可是老鼠數量越來越多，食

物卻越來越少。 

 

既然撿不到吃剩的食物，只好偷餐廳裡的東西。但越是這樣，人類就越容易發

現我們。他們請來滅鼠大隊，執行整整一個月的滅鼠計畫，讓我們死的死、傷

的傷。吱嗚！ 

 

香香，那個泡泡糖女人，身材就像吹脹的泡泡糖，皮膚黑黑的，眼睛被厚重的

鏡框遮住，毛髮稀疏。我看過時尚雜誌的封面，封面女郎都白白瘦瘦的，還有

一雙大眼睛。香香這種，鐵定上不了雜誌封面。但她身上的泡泡糖香味，叫我

著迷。 

 

一早，四寶哥和我就在香香辦公桌上方的天花板等待。一股泡泡糖味從門口傳

來，我吸了一大口，吱！真好聞！ 

 

「來了，嗝吱！」我身邊的四寶哥「嗝」一聲，發出濃濃的酒氣。四寶哥雖然長

得像顆棒球般，圓鼓鼓的，但動作很快，大家都叫他「洪四寶」（不明白的鼠輩

們，請到四樓視聽室看功夫片，那個長得最胖的、功夫最好的人類，叫做洪金

寶）。除了七寶哥外，四寶哥是家族裡最能打的。他唯一缺點就是愛喝酒，偏偏

他對酒的氣味特別敏銳，哪裡有酒都逃不過他的鼻子。 

 

「今天有任務，還喝！」我忍不住念他：「吱！你到底從哪偷來那麼多酒？」 

 

「你知道『老鼠人』嗎？嗝吱。」四寶哥打了一個大嗝。 



 

真是難聞！我用前腳摀著鼻子說：「你說的是那個住在圖書館的『人』？」那個

人不像人，身上有一股酸酸的，像地下鼠的味道。頭髮亂七八糟，背著一個黑

色大塑膠袋，天天在圖書館晃來晃去。閉館時就躲進廁所，在廁所裡鋪上報紙，

用兩本文學史當枕頭，把紙箱連接成被子，變成溫暖的窩。 

 

「就是他！」四寶哥說：「你記得，他老是帶著一大袋瓶瓶罐罐，我就趁他睡著，

躲進那袋子裡，別小看那袋東西，藏了不少好酒！吱嗝！你現在也對酒有興趣

啦？」 

 

「才沒有呢！吱！」我抱怨著：「我可不想老是打酒嗝。」 

 

「欸！這可是為了練『醉拳』！」四寶哥用尾巴拍了拍我：「倒是你，功夫那麼

爛，等一下有什麼狀況，就往前跑，不要回頭。嗝吱。」 

 

四寶哥話才說完，香香站起身，往門口走去。我們跟著她，走進冰冷的會議室。

我好像聞到一股不同的氣味，但因為香香的味道太吸引我，我沒去理會。 

 

這是圖書館最重要的一天。副館長昨天說過的。我仔細往下看，裡面一定有什

麼重要的大人物。只見一個長得白白淨淨的男人坐在正中央，副館長正半蹲著

向他細聲說話。他一定是個大人物，只是大人物的體型比我想像中矮小，他真

的能吃很多東西嗎？算了，這次行動目標不是他，是坐在離他最遠的香香。 

 

可能是因為要執行任務，每分鐘都過得好漫長。我聽見坐在中間的大人物，發

出沙啞的聲音說：「老大要來辦新書發表會。」這句話引起嘰嘰喳喳的討論聲。 

 

「總務組要記得把場地空下來呀！」「不只場地，那天要加派人手，所有的電梯

都要有人控著。」「需不需要叫把費呀？」把費！我聽見這個名詞，睜大眼睛，

用尾巴拍了拍四寶哥。四寶哥也興奮的用尾巴拍著天花板。 

 

「咔噓！」我提醒四寶哥小聲點，看來他今天有點喝過頭，太嗨了。 

 

咳、咳，大人物乾咳兩聲，全場安靜下來。四寶哥和我壓抑興奮的心情，耐心

等他說出美味的菜色。 

 



「大家聽我說，」大人物嘴角露出微笑：「這麼重要的事，我當然要先回報『上

面』，看看老大想吃，喔不是，是想法是什麼。大家講丟毋丟？」 

 

「丟！」所有人齊聲回應。接下來討論的每件事，結論都差不多，大人物總是先

說：「大家多發表一些意見。」等到大家提出來，他就回答：「這個建議很好，

我回去和『上面』討論看看。」「上面」指的是什麼呢？他「上面」不就是我嗎？

真是奇怪！我決定不理他，專心看住香香才最重要。 

 

香香的手機震動，她拿起手機，走到會議室外，小聲說：「我馬上下去。」四寶

哥看著我揚起尾巴，表示行動開始。 

 

香香走進電梯，我們跳到電梯上，電梯一停，我們跟著她走出去，這裡是一樓。

我們躲在天花板，看見她到警衛室領了兩袋便當。接著，一手款著一大袋便當，

走旋轉梯到地下室。我們從管線裡溜進地下室，循著味道，找到便當。它們被

放在收發室外的四方桌上，香香的笑聲從旁邊的小房間傳來。大概是時間還沒

到，先跟同事聊天。這是好機會！我一隻眼睛看著收發室，一隻眼睛盯著便當，

朝四寶哥揚起尾巴，要他快去。 

 

四寶哥跳進紅色防火通道降落地面，緊抓著桌腳往上爬。我跟在他後面，四寶

哥用門牙咬斷橡皮筋，便當盒打開，油油亮亮的肉排就在眼前。好久沒見到這

麼「完整」的食物，我忍不住也衝過去舔一口。 

 

突然，一股臭水溝味撲來。我正要轉身，一個黑影推開我。只見四寶哥和一隻

身體高大的老鼠打成一團。另一隻老鼠則衝到我面前，咬了肉排一口。吱！是

地下鼠！ 

 

吱咿——碰—— 

 

吱噓！不要被人類發現！我正要提醒四寶，卻來不及。「有、老、鼠。」門打開，

傳來香香驚恐的尖叫聲。 

 

有的人手拿掃把，有的人手持棍棒，朝我們打來。「吱！」四寶哥大喊，大家跳

下桌子，趕快逃跑。 

 

吱嗚！我聽見一聲慘叫，轉頭一看，一隻地下鼠被打趴在地。另一隻嘴咬肉排



的地下鼠和四寶哥緊追在後。後來，只剩四寶哥。再後來，四寶哥也不見。眼

前暗濛濛，好多車屁股、大輪胎。就躲進車子下面吧！ 

 

「臭老鼠！就剩你啦，看你往哪跑！」巨大的掃帚朝我揮來，屁股像是炸開，我

飛到半空中…… 

 

＊ 

 

吱咿！痛！我努力睜開眼，四周都是菱形鐵框，上面懸著一支鐵鉤，什麼東西

也沒有。這是捕鼠籠！我在餐廳廚房見過，人類會在鐵鉤上放食物吸引我們，

受不了誘惑的老鼠只要走進去，門就會「啪」一聲關上，再也出不來。 

 

這時，一雙戴著塑膠手套的手，握住籠子的把手，整個籠子劇烈搖晃。我聞到，

強烈的清潔劑味。那個人類戴著口罩，有一雙像硬幣般大大的眼睛。 

 

是她！ 

 

我認得她。口罩人。老是拿著掃把，打掃禮物。她從來不曾把口罩脫掉。口罩

遮住她大部分的臉，只露出一雙大眼睛。眼尾下垂，像乾枯的魚。她不愛說話，

除非有人問她。我記得有一次，我躲在清潔車底部，跟著她進貨梯。 

 

「幾樓？」一個穿圍裙的圖書館人問。 

 

「溜樓，謝謝。」口罩人答。 

 

「什麼？」圖書館人提高音量。 

 

「溜樓。」口罩人再說一遍。 

 

「喔，是六樓啊！聽妳的口音，妳不是台灣人吧，哪來的？」圖書館人按下六樓

鍵。 

 

「越南。」口罩人的聲音變得好小好小，我豎起耳朵才能聽見。 

 

「妳知道我們五樓有多元書區吧，新移民有越南文的書喔，有空可以去翻一翻。



你們看得懂吧？！」 

 

這個人真是個「吱哩咕」，管別人看不看書！吱哼。 

 

整個圖書館，可能只有我看過她脫掉口罩的樣子。每次午休，她會跑到頂樓，

拿出手機「視訊」。我躲在木頭地板下，看見她脫掉口罩的樣子。她的上排牙齒

掉了幾顆，其他牙齒像米粒般細細小小，嘴唇凹陷。手機視訊裡的是個老女人，

聲音沙啞。我聽不懂她們說的話。有時，她說到哭了，把口罩往上拉，遮住眼

淚。我全看見了。 

 

那天，我真有點同情口罩人，沒想到，現在我的命運掌握在她的手中。吱吱！ 

 

她好像聽到我的聲音，停下腳步，看了我一眼。我閉眼，裝死。過一會兒，籠

子終於不再搖晃。清潔味也不見了。我再次睜開眼睛，小聲喊：「吱吱，四寶

哥！」 

 

濃濃血腥味竄進我的鼻子，那隻緊咬肉排的地下鼠壓在我身上，嘴裡還含著那

塊肉。我用盡力氣推開他，撐起前肢，喊：「四寶哥？吱！」微弱的「吱吱」聲

從另一頭傳來。我努力爬過去，只見四寶哥肥滿的身體像消氣的氣球，毛皮鬆

垮，瘦了一圈。 

 

「十六。」四寶哥的聲音好小，身上的酒味被血的味道蓋過。 

 

「吱！四寶哥，你還好嗎？」我伸出舌頭舔了舔他乾燥的鼻子。 

 

「十六，別管我，活下去，嗝吱。」四寶哥打完最後一個嗝，就沒了聲音。無論

我怎麼叫，他都沒有回應。 

 

只剩我。 

 

我看著鐵籠，全是黑漆漆的網子。我失去好兄弟，阿母和鼠寶們可能會餓死。

我第一次這麼恨人類。以前，跟著吉姆叔叔讀書的時候，我還想，如果我是人

類就好了。現在，對人類，只有恨。我恨人類，我們不過要塊肉，人類卻要我

們的命！吱嗚！ 

 



太久沒吃東西，一點力氣也沒有。我撐著疲憊疼痛的身體，慢慢靠近地下鼠，

掰開他的牙齒，吃掉那塊肉，舔了他的血。我很累，頭很昏，閉上眼，我看見

無數白色雪花，一片片飄落，還有讀書的聲音…… 

誰灑下雪花？誰融化冰霜？ 

誰把天氣搞壞，誰讓天氣轉好？ 

 

	


